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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小企业一直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而数字技术提供了新的机会，一大批弱势群体因此具有了前所

未有的竞争力，但它们中的很多企业未能延续这种状况。2020年以来的新冠疫情更使企业无所适从。中

小企业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或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竞争战略选择，但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新的竞争环境特征

和竞争方式，使得传统的竞争战略理论难以为企业的生存和竞争提供有效指导。本文基于对数字环境竞

争方式特征的分析，认为数字技术加剧了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瞬时优势特征使得企业需要频繁切换或

建构新的竞争优势，生态化的数字平台是最主体的竞争策略方向，“连接”构成了新的资源能力。依据

动态能力理论和社交资本理论，本文提出了液态战略，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选择加入不同的生态平台，构

建自己的价值链网络系统，通过自我虚拟生态系统建构自己的商业生态，基于社会资本的社群机制创新

商业模式，从而建构自己的动态能力和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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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M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have long been the Disadvantaged Group in com-
petitive market, but digital technology provided new chances for them. Large population in this 
Disadvantaged Group gained huge competitiveness that has never had before, among which a 
large group of companies have failed to keep their ongoing competitiveness, and a large group of 
new companies have kept emerging in the midst of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t makes 
enterprise more disoriented since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2020. SMEs urgently need new 
thought and methodology to guide their strategic competitive choices. But old and traditional com-
petitive strategy theories face huge challenges, might not be able to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while 
encountering with new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nd model brought by digital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ompetitive features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aid that ecolog-
ical digital platform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mpetitive strategic direction. The feature of instant 
advantage asks enterprises to change or build up new competitive advantage frequently, and “con-
nection” becomes a new power of resources. Based on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and social cap-
ital theo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liquid strategy, by which SMEs can join in different ecologi-
cal digital platforms to build up their own business system and network system of value chain, 
further to build up their own business ecological system by self-construal virtual ecosystem, even-
tually to build up their own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business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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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如何竞争才能成功？近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竞争环境日新月异，也使得这个问题历久弥新。

爆发的拼多多、依然火热的双十一、充满争议的滴滴和小米，使得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往往有些无所

适从。这个问题推动了战略管理理论的持续发展，从最初常识性的 SWOT、波士顿矩阵之类的论述，到

备受关注和最受追捧的五力模型，再到资源基础观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等逐一问

世，海量的相关实证研究纷纷涌来，也使得既有战略管理理论的有效性备受考验。2020 年初以来席卷全

球而尚未见终了的新冠疫情使得这种危机急剧加深。在这个环境中，不仅财大气粗的大企业焦虑万分，

而且众多的中小企业更是风雨飘摇。但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一批极具颠覆性的新势力涌现了(包括网络

新贵和独角兽们)，一大批的弱势群体变得前所未有的具有竞争性(如草根网红)，过于强势的网络平台引

发了社会和监管层的关注。于是，数字化转型成了众多企业最为急迫而又无所适从的问题了，但是目前

关于数字化转型的诸多讨论基本都是参照少数大企业的实践，其有效性有待检验，而且对家底薄弱的中

小企业来说几乎没有多少借鉴意义，在疫情带来的市场巨变中大都束手无策或盲目尝试。但是数字技术

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它们迫切需要全新的商业思想来构筑自己的竞争方式，这不能靠企

业领导人的经验感知和盲目尝试，这需要一套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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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小企业的竞争困境与数字机遇 

在我国，中小企业占据绝大多数，一直就是国家经济和就业的主体，也一直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

体，尽管电子商务能够帮助企业发现机会、有效提高企业效率并降低成本，但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
的生存能力很弱，而且各种资源能力严重制约了其对电子商务的理解和策略选择能力，规模越小的企业

采用电子商务策略的程度越小[2]。但网络平台的崛起，为这些处于竞争力底层的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

中国的“淘宝村”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淘宝村是一场由“边缘人群”在“边缘区位”靠“边缘

产品” 发起的“边缘革命”，“成为一支改变中国城乡经济地理格局的重要力量”[3]。世界银行把数字

技术带来的这种变革及其变革的潜力称为“数字红利”，认为数字技术为弱势群体带来了机会[4]。联合

国相关报告中也认为数字技术带给欠发达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机会，但数字机会与数字能力不匹配，

弱势国家或企业也可能错失数字红利的班车[5]。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发展使得曾经被认知有效的商业策

略不再有效，技术的迭代直接带来的是商业方式的迭代、是淘宝村的迭代，适应这种迭代的能力一直都

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最大困境。2020 年以来的新冠疫情中，受到较大生存威胁的基本都是数

字化意识和能力薄弱的企业，而快速崛起的带货直播博主们也大多是曾经的草根群体。 

3. 数字环境下的竞争方式 

3.1. 环境快速多变与瞬时竞争优势特征 

数字技术的直接特征就是发展变化迅速，企业面临的挑战是需要直面快速变换的竞争方式，人们熟

悉和依赖的竞争优势与优势资源不那么有效了。过去的 17 年，多一半世界 500 强企业从名单上消失了，

其中有一部分是被并购了，更多的是破产了、灰飞烟灭了[6]。人们不断尝试创造新的术语来描述造就这

种改变的新势力和造就这种改变的新环境特征，如 ABCDEI (AI, Blockchain, Cloud Computing, Data & 
Data Analytics, edge-compute, IOT)、VUCA (Volatility, Uncertainty, Complexity, Ambiguity)时代等[7]。中美

贸易战爆发之后，漩涡中的数字企业巨头华为的领导人任正非先生在谈及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新技术

的对社会、企业的影响及其挑战时，接连使用了多个“不知道”[8]。联合国贸发会议在 2017 年 10 月 2
日发布的《2017 年信息经济报告》中指出，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但其前景也非常不确定，没

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结果会怎样[5]。于是，我们能不断地在每一个数字浪潮中“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

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张瑞敏的“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也是众多企业领导人的共同感受。 
丽塔·麦格拉思(2013)把这种环境下企业的竞争优势称之为瞬时优势，当优势逐渐消退时，需要尽快

切换到新的竞争优势上，数字技术使得优势周期的切换变得更频繁了[9]。奥马尔·阿布什(2019)就认为

新技术会促成新的颠覆者的出现，从而给未能做好准备的企业带来突然降临的颠覆，尽管颠覆者起势的

速度很慢，但只要他们起势，竞逐利润的过程往往就会在一瞬间结束，如果企业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获

胜的机会很小[10]。 

3.2. 数字平台模式与数字驱动特征 

不过确定的是，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字数据和数字平台是数字经济扩张的主要驱动因素，七个

超级平台(微软、苹果、阿里巴巴等)占据了总市值的三分之二，它们也构成了新的商业基础设施[9]。与

之对比更为强烈的是它们的发展时间。十大平台经济体平均年龄仅为 22 岁，而十大传统跨国公司平均年

龄达 129 岁，十大平台经济体(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Facebook、阿里巴巴、腾讯、Priceline.com、

百度、Netfix)市值远超十大传统跨国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埃克森美孚、强生、摩根大通、通用电气、

富国银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宝洁、雀巢、沃尔玛) [11]。阿里巴巴把自己的服务称为数字时代的商业

操作系统。而且数字化的能力或势力也基本体现了国家的竞争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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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把数字技术的这种推动作用称为“推动发展的三种方式”(包容性，效率和创新) [4]。这种

包容性和效率得益于数字技术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平台技术聚集使得新增企业的新增交易的边

际交易成本将到近乎于零，这是互联网之前制约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残疾人等弱势人

群)参与竞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平台技术对大规模变参与者的聚集，不仅带来了网络效应，而且也产生

了生态效应，并因此带来前所未有的价值创新模式和相应的商业模式。因为生态系统聚集的参与者大量、

多样，具有不同的能力和价值需求。在特定生态中，再小众的独特价值也会有巨大市场，如草根网红体

现的商业价值，而且生态系统也赋予了参与者之间前所未来的商业能力和商业资源，参与者可以籍此建

构和整合自己的价值链网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每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都是一个具有巨大商业资

源的巨型企业。所以说，生态战略，不仅是大企业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小企业的选择，不同的是：大企

业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生态系统，而中小企业要参与到生态系统中[12]。 
由于网络效应、锁定效应，特定技术或行业的平台生态会发展成高度垄断地位的市场结构，这种垄

断地位为特定企业提供了巨大创新资源，也为特定行业提供了巨大的效率。但新技术会带来的创新商业

模式往往能颠覆原有的市场，原有垄断企业易于被创新型企业颠覆，市场结构处在一个新技术颠覆旧技

术的迭代过程，这种现象称为之“技术进步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市场不相容定律”[13]。也有人称之为“竞

争性垄断的市场结构”[14]。这也正是大型网络平台不断拓展竞争边界进入不同领域的原因，它们通过打

造不断扩张且相互连接的生态系统不断壮大，成为“枢纽企业”[12]。这种现实和趋势，持续而大规模和

深度地变革了商业竞争环境，会逐步扩散到几乎所有领域，重塑参与者的竞争优势和竞争方式，适者生

存、壮大，其中自然包括中小企业。 

4. 竞争战略相关理论 

4.1. 经典竞争战略理论的局限性 

“数字创新时代，企业正在经历范式变革：竞争本质在改变”，这是迈克尔·加可拜(2019)在“生态

系统经济企业战略选择”一文中对于现在企业竞争战略的观点[12]。其根源在于数字技术发展的持续性、

不确定性及其对竞争环境的深度重塑。技术发展的巨大颠覆性潜力及其不确定性，为企业的战略选择带

来了巨大的困扰。Gartner 发明的技术成熟度曲线和基于此的年度新技术成熟度报告，告示令人眼花缭乱

的新数字技术势力的兴衰。凯文·凯利(2018)曾用形成(Becoming)、流动(Flowing)、知化(Cognifying)、重

混(Remixing)、互动(Interacting)、共享(Sharing)等的方式描述科技发展趋势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趋势[15]。
陈春花(2019)把这种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归结为“所有东西都在不断迭代升级”、“一切都正在转换为数

据”、“连接比拥有更重要”、“数字时代大多数的创新都是现有事物的重组”等[16]。 
陈春花(2019)把这种环境下的竞争战略称为数字时代的战略，而把之前的传统战略理论归为工业时代

的战略(如五力模型)，工业时代的商业环境是相对稳定的静态环境(与数字时代相比)，行业结构相对清晰

稳定，资源能力相对可靠，特定行业和价值创造方式基本稳定，通过内外环境、资源优劣势的分析就可

以确定相对有效的竞争战略[17]，传统的资源基础观、核心能力理论等竞争理论均是这个逻辑下的产物。

但数字时代，客户对体验的追求而导致的需求多变、行业边界的模糊和跨边界的竞争，使得这些相对稳

定、可靠的东西都变得不稳定和不可靠了，有可能使得企业的既有价值逻辑和资源优势变得没有意义，

所以她提出了“顾客主义战略”，认为战略逻辑的基础和重心在于对顾客需求的洞察、预见，进而是创

新价值主张，但创新价值需要新的资源和新商业模式，这要求建立与顾客、既有伙伴和潜在跨行业伙伴

的新的关系模式，并视之为一个生态系统中的参与者，彼此促进推动发展，“共生逻辑”取代“竞争逻

辑”应该成为数字时代的战略认知框架[16] [17]。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下的商业环境和企业的反应就是

这种状况的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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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瑞尔(2013)把数字时代的战略称为“新竞争战略”[18]，也认为五力模型将竞争与五类不同

参与者捆绑到一起，增添了不必要的复杂性，而且五力模型强调价值索取而非价值创造，进而将竞争力

定义为实际价值创造与潜在价值创造之间的张力(即企业与现有合作伙伴交易创造出的实际价值、与公司

与其他交易对象交易所可能创造的潜在价值)，潜在价值越大，企业面临的竞争越大。这种直接与间接价

值创造的交易关系被称为企业的价值网，取代了价值链的概念。但网络等数字技术(如平台、生态等)，不

断改变或重构这样的价值网，企业竞争力的建构需要有利的价值网，以尽快提升对对价值网中各方创造

的实际价值和潜在价值的影响。 

4.2. 动态能力理论 

动荡的外部环境，使得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愈发受到关注。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与外部环境

保持动态平衡的企业才能够在竞争中取得长期的优势地位，而动态能力是使企业与环境保持动态平衡的

主要因素[18]。“动态”即是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具有不断更新自身胜任的能力。这里的“能力”

对于更新自身胜任以满足环境变化的要求方面具有关键的作用，包括吸收、整合、重塑内外部组织知识、

技能、资源等。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构建和重构企业内外部能力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的才能。环境

的动荡性越强，动态能力发挥的作用越大[19]。 
自 Teece 等人于 1992 年提出以来，动态能力理论被当成当前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新兴的、热门的研

究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并分别整合了许多成熟的理论和学派的观点，如产业组织理论、

资源基础观、核心能力理论、知识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创新理论、企业网络理论等等[20]，使得该理

论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和生命力。因为视角和研究方法、整合不同理论的差异，人们对于动态能力的观

点有一些差异，如张凤海(2013)从构成要素的角度，将动态能力界定为一个复合的统一构念：动态能力是

企业系统解决问题的潜力，由洞察环境能力、变革创新能力、组织柔性能力、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五个

具体而又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19]。胥家硕(2011)基于实证研究把动态能力可以被划分为环境感知能力、

组织学习能力、整合能力以及重构能力四个维度[20]。Teece (1997 认为动态能力的本质内嵌于各种各样

的组织和管理流程中，它们体现企业内处理事情的方式、惯例、当前实践和学习的模式，而企业的资产

位势(包括当前技术与智力产权方面的禀赋、客户基数、与上游和供应商关系等)和历史演化路径(即有利

于企业的战略选择，及未来机会的吸引力)塑造了这些流程，它们一起决定着企业的竞争优势[21]。 

4.3. 社交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 

数字技术也使得社会资本成了愈发重要的资产，直播网红薇娅、李佳琦成了最炙热的新的社会和商

业现象，抖音重塑了全球最亟需建构自身影响力的年轻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万倩雯(2019)对农村电

商项目的研发发现，在面向社会金字塔底层群体的创新商业模式中，企业社会创业家主要识别和依靠这

个群体中具有社交优势的个体合作者，而没有考虑金融资产、无形资产、技术能力和分享意愿等传统因

素，而且企业社会创业进入稳定阶段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关系网和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构建了一个

囊括了企业、当地个体合作者、普通村民、政府和其他组织的全新社群，它既能够加深该群体所内嵌的

社会资本，又使得他们得以形成强烈的共同承诺以及互相依赖[22]。这体现了新的现实特征、金字塔底层

群体市场的巨大意义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我国拼多多和草根网红新势力的快速崛起，都体现了基于

新社会资本的资源能力特征及其在商业创新中的作用。通过电子商务方式，即使传统意义上最具商业弱

势的农民，也能够因此改善自己的社会资本而具有创业能力[23]。 
社会资本描述是内嵌于个人、社群、网络和社会关系中的实际与潜在资产[24]，是“个人或组织所拥

有的关系网络中嵌入的、可获得的以及衍生出的资源总和”[25]。数字技术改变了人们社交的方式，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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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改变了人们建构社会资本的方式。 
Nanapiet 和 Ghoshal (1998)首次将社会网络分为三个维度[26]：结构维度体现群体中人与人或组织与

组织之间是否有联系及其联系的程度；关系维度体现的是被链接的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相互的信任、规范

与义务、期望；认知维度体现群体成员拥有的共享观念的程度，如价值观、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立场和

观点等。社交网络不仅在重塑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而且社交网络也在重构人们和组织之间社交资

本，也包括企业内部的纵向层级组织结构、企业外部的供应链协作关系。 
有人对数十个电子商务联盟的研究发现，跨越结构洞的桥联结有助于多样性知识和能力的获取，它

们构成社会资本中的桥接资本，有助于获得新信息、认知和创新，但是这种弱联结关系无法实现知识整

合，而强联结关系却有助于知识整合的实现，两者的结合能够增强其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27]。平台或生

态，恰恰有助于这种能力的整合，其中提供有助于获得丰富多样的连接关系，以便于获得有益的信息和

商业洞察，而在其中构建的合作关系有助于强链接关系的建立，能够促进特定相关商业能力的建构。知

识获取以及知识整合是影响动态能力的关键构成要素[28]。 

5. 中小企业的战略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知，动态多变是当前及未来最主要的竞争环境特征，竞争优势和竞争能力都是暂时的，

唯有适应这种状况特征、构建和更新不断适应环境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竞争方式和竞争能力，这正是动

态能力理论的核心思想。动态能力主要包括洞察环境的能力、学习能力、变革创新能力、整合与重构能

力等。业界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和策略模型也基本体现了动态能力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特征下

的变革策略。但与拥有较多资产和组织架构的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具有更少的资源能力

但更少的转型“包袱”，更容易快速转型，中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新技术促成的平台或商业生态来构建

自己的动态能力，本文称之为液态战略，其核心思想就是因“势”利导、随“波”逐流，摒弃拘泥于既

有资源和优势的简单竞争，转向于对外界的敏感、创新客户价值主张以及基于此的敏捷反应，基于新的

社会资本策略构建创新竞争方式。这里的“势”和“波”就是外部的环境和社会化资源，相关数字平台

是构筑自己竞争方式、竞争资源、竞争能力的主要工具。 
液态战略由三个策略构成(图 1)： 
1) 加入既有商业生态，基于生态构建自己的价值链。 
在特定的平台或商业生态里，通过与特定生态参与者连接可以形成必要的价值链，一旦业务发生变

化或创新新的业务时，也可以在生态里籍此更换既有合作链条企业而构建由新的参与者组成的新的价值

链，也就是可以创造和构建支持自己价值主张的业务系统和业务流程。这种整合资源的能力和重新构建

新的业务支持体系的能力，是中小企业应对外部变化和创新的重要资源支持能力。 
2) 加入多个相关的商业生态，构建自己的价值链网络。 
因为商业生态的特征和类别差异，单一生态不能满足企业的全部商业资源的需求，而中小企业有没有足

够的资源来构建相应的业务支持体系，但企业可以整合多个生态中的资源和价值链而建立自己价值链网络。

特定生态系统中，都有相关的规则来规范和约束参与者的行为，并以此来管理参与者在该平台上的业务关系。

由此，基于平台的资源整合和价值链重构也能够大大降低因为建立信任和商务合作方式而需要的成本，而且

基于此的企业组织和管理方式更为简单、易变、适应力强，也就是组织柔性更大，企业因此扩展了自己的资

源边界、组织边界、竞争边界。而适应这种平台规则和文化的过程，也是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 
3) 建立自我虚拟生态系统，以自己为中心建立商业生态。 
这里包括两个部分，即核心价值网(由自己在不同生态上的直接商业伙伴构成)和泛价值网(由直接商

业伙伴的上下游供应链企业和自己邻近价值链企业构成)。自我虚拟生态系统的核心是不拘泥于特定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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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不拘泥于自己既有的业务领域和业务价值链企业，而要把视野扩展到与自己价值链关联的其它领域，

把自己和自己的业务体系放在更大的商业背景下考虑和建构自己的能力体系，以洞察和平衡自己与外部

环境的关系和能力适应。 
基于社交网络理论认为，这种价值网体现了企业对外部异质资源的连接和相应资本的获取。社交网

络的结构维度体现了人与人或组织之间是否由联系或联系的程度，弱连接有助于异质信息的获得，有利

于对外部环境的洞察、感知，也是创新思想的重要来源，它们构成了桥接资本，因此跨越结构洞的桥联

结和一定连接程度、连接方式和规模的异质人群和企业群体，有助于企业洞察环境能力的建设。自我生

态系统的构建就是企业动态感知外部环境的能力系统，当外部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这种变化也会因此

迅速传递到企业。在这个系统中，可以逐步强化泛价值网中的相关企业相关连接之间的关系，推动强连

接关系的形成，以便整合知识创新价值或价值链方式，形成新的价值链或价值链网络，这个价值链或价

值链网络不仅可以协同创新产品或服务，而且也能够在协作的过程增强企业的相关能力，体现为不同特

征的社会资本，由此，核心价值网和泛价值网也随之改变或变形，新的商业和运作模式形成。所以，自

我生态系统也是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系统，也是企业的创新能力系统和快速响应系统。 
 

 
Figure 1. Liquid strategy and its component (value chain, value chain network, self virtual ecology <core value network and 
pan-value network>) 
图 1. 液态战略及其构成(价值链、价值链网络、自我虚拟生态<核心价值网和泛价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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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生态，自我虚拟生态系统就应该是开放和具有自我演化的机制，企业领导人需要开放的心态

和高度的敏感度来寻求与特定群体或网络节点的连接，基于对特定社会资本的需求和意义，持续调整和

维持特定网络结构和网络规模，以关系网和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方式构建社群机制，加深该参与者群体所

内嵌的社会资本，促成彼此间强烈的共同承诺和互相依赖[22]。正如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2017)在《大

链接》中提及的网络连接规则：“‘我们’因网络而改变”、‘我们’决定着网络结构”[29]。这样的生

态应该是跨越既有平台或生态系统的节点连接网络。 

6. 结论 

数字技术环境带来了新的竞争环境和新的竞争方式，平台或生态系统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有别于传统

竞争方式的新资源优势和竞争优势策略，液态战略为此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框架。 
液态战略所界定的动态能力系统中，“连接”是核心，其实质在于不同的连接关系的建立，不同平

台或生态提供了不同的连接方式和规则机制，它们提供了建构不同业务系统和价值网络系统的资源和方

式。中小企业不必拥有可能“瞬时”过时的“重”资源系统，而是基于生态平台的“连接”拥有动态能

力。因为平台或生态系统的不同，被连接的节点可以是企业组织，也可以是个人。连接形成的社会资本

的意义要远远大于企业既有知识、资产等的传统资本意义，因为这些知识、资产不仅容易过时，而且也

容易重构。中小企业需要专注的是，如何洞察并创新为谁提供独特价值，基于社会资本的社群机制创新

商业模式，而自我虚拟生态系统构建了这样的能力。以此，“弱小的”中小企业就能够跟随既有生态平

台的涨落而顺势而为，逐浪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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